
        
            
                
            
        

    
少女毒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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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94年哈爾濱的冬天很冷，王特上的是普通高中，她擁有哈爾濱女孩的所有優點；



個子高，身材好，長腿、豐胸、翹臀、白淨，大大地眼睛烏黑的長髮，王特的家庭條件不是很好，但是她很要強。



高三的時候她和幾個姐妹去一家本市很大的歌廳去唱歌，可是唱到了半道進來一夥人，帶頭的是一個光頭男子，大家都叫他水哥，水哥拿了個皮箱。



「小妹妹，我看上妳了，直接說，2000陪哥哥一次。」



「我還是個學生，我不可能和你做那種事情的，讓我出去。」王特說著就和另外的幾個女孩要出去。



「出去？我水哥想要的女人還沒有不行的，妳問問哈爾濱誰不知道我水哥。」光頭說著擋住了王特的出路，並用一隻手去摸王特的胸部。



「5000，就算妳是個處女，也就值這個價錢了。」光頭說道，另外的幾個男的給了每個女的二百元讓她們出去，幾個女孩子拿了錢走了。



200對於她們來說在94年時就是一個大數了，而且她們也怕，有一個也是把自己的處女賣個了酒吧，只是她只賣了幾百。



「脫衣服吧，女人還不都是一樣，什麼東西錢都可以買到的，小妹妹包括妳的命，以後挨欺負就提水哥。」光頭放下皮箱，在兜裡拿出了5000元扔到了沙發上，開始脫衣服。



王特雖然很怕，但是她一個月的生活費也就150元，通過和朋友的瞭解她也不是在乎自己的第一次。



脫去上衣，那對調皮的小兔子一下就跳了出來。



「不錯，好大啊！小妹妹發育不錯啊」光頭已經脫完衣服，看到王特的乳房眼睛放光的說道，然後用大手開始撫摸，並幫王特脫去了剩下的衣服。



「啊」一聲呻吟王特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但是很快她也有了快感。



「啪。。。啪。。。」雙乳起伏，呻吟陣陣……



「好爽，小妞你真是極品啊!哈哈，以後就跟水哥混吧，水哥照著你。啊，好爽」



王特更是早已沉浸在這種從未有過的快感中，雙眼迷離，面如桃紅，小口微張，嬌喘陣陣。



兩人換了很多姿勢，足足玩了一個小時。



自此之後王特就成了水哥的女人，兩人來往緊密，幾乎形影不離，王特不上學了，因為其比較聰明，開始幫水哥打點生意。



水哥是弄白粉起家的，打打殺殺中慢慢成了哈爾濱的大哥級人物，可是出來混早晚是要還的，在和王特認識第二年，水哥想結婚了，但是卻被一個他不知道的哪個仇人的弟弟一槍爆了頭。



王特接管水哥生意，因為出手狠辣，做事果斷很快從一嫂變成了哈爾濱地區的一姐，後來成了整個東北地區的有名毒梟。



因為事業的原因，王特把生意做到了廈門，很快王特在廈門立住腳跟，一轉眼到了97年，這一年王特才19歲，但是她已經是道上有名的人物了。





爭執





97夏，廈門東朝路上一家冰飲店很是出名，王特每天都會到這裡來吃碗冰粥，她很低調，但是還是帶了兩個保鏢。



保鏢穿的也很隨便，所以大家一般都不怎麼注意這個黑道年輕的梟雄，王特邊吃冰粥邊聽得音樂，是鄧麗君的歌，她很喜歡。



這時候進來一個十八九的女孩子，頭髮都弄到了後邊，很白，皮膚很嫩，可以清楚的看見每一根血管，白色半袖襯衫，職業藍色短裙，米色絲襪，高跟鞋，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氣質，雖然看是只有十八九歲，但是卻很容易看出一種官氣。



她看到店裡沒有地方，只有王特前邊有個位置，沒說話直接坐到了王特前邊，跟在這個女孩後邊的還有一個男的就站到了女孩身後，沒有坐下，站在她的身後。



這個位置靠窗，窗外是一片竹林，王特很喜歡這個位置，就包下了這個位置。



「不好意思，這個位置我已經包下了。」王特放下手中的半杯冰粥說道。



「老闆，給我來杯草莓味的。」職業裝女孩看也沒看王特一樣就和店裡人說道。



王特的保鏢就想說話，王特一舉手攔下了，她雖然年輕，但也能看出一個人有沒有來頭。



王特沒出聲自己吃自己的冰粥，很快老闆把職業裝女孩的冰粥拿了上來。



「我吃東西的時候不喜歡鄉巴佬在我眼前，妳換地方吧」職業裝女孩說道。



「有點過了吧」王特雖然不想惹事，但是別人欺負到頭上她還是會反抗的。



「過了？哈哈」



「嘩啦」一杯冰粥倒到了王特臉上，兩個保鏢自然不能看著，就要上前動手，可是職業女裝的女孩後邊的男人卻掏出了一把手槍。



王特不是沒有搶，但是在鬧市區還是不敢太張揚



「我知道妳是王特，我叫秦麗，以後記住了，見到我夾著尾巴滾遠點。」



王特想起來了，市長身邊的人都說新來的副市長是個年輕美女，和上邊有關係，原來就是這個秦麗，但是這個秦麗為什麼找自己毛病自己就不知道了。



「走」既然知道是政客，王特如何也得忍了，還敢在鬧市區拿槍的一定是不簡單了。



「喂，就這麼走了？我的冰粥可是浪費在妳的身上怎麼辦？」



「老闆，再給這位女士上一碗冰粥，算我的賬上。」



王特說道：「還要道個歉吧」



王特走出了冰飲店



「賤女人，這只是個開始。」看著王特的背影秦麗說道。



「王姐，妳為什麼不讓我弄個了那個婊子，我們什麼時候在廈門吃過這麼大的虧。」



「廈門誰最大？」聽著自己保鏢說話王特說道，自己的保鏢可以為自己賣命，但是她不會這麼魯莽。



「自然是木市長了啊。」



「剛才的女人是副市長，妳去給我查查這個女人的路子。越細越好。」



「好的王姐」



雖然王特年齡很小，但是道上的人還是會叫她一聲王姐，所以今天的事情很奇怪，雖然木市長和她不是很熟，但是好處已經拿了上去，不會出太大的差錯，這女人明顯對著自己來的。



一個星期過去了，王特沒有出自己的居所，所有生意也停了，最後終於等到了來信。



原來這個秦麗是京裡一個高官和他的一個小N的女兒，高官在廣西那邊給她弄了個副縣長的職務幹了兩年，正好本市木市長去那考查，兩人酒後發情，有了雲雨之事，高官不想自己的「女兒做小」於是木市長發動關係把這個女人弄到了本市做個副市長，並答應以後幫其找個年輕的小伙。



而這個女孩男友就是從廣西往廈門運貨的毒蟲之一，只是他自己也吸毒，做事又不講究，被王特剁去三個了手指，秦麗雖然和木市長發生關係，其實也只是為了巴結，暗地裡還是和這個癮君子來往密切，誰都知道木市長有錢，有權。



「原來如此，一個私生女，我們避開她，明天收拾所有貨，讓所有兄弟回哈爾濱。」王特果斷的說道，不能留則走，畢竟自己是黑道。



可是就在這時……



「王。。王姐，不好了，我們西元的場子讓人挑了，死了三個兄弟，所有貨都被人清了。」一個滿臉是血的男子跑了進來喊道。



「什麼？！」王特一下站了起來，屋裡的所有人也都站了起來，西元的貨可是她們大部分的家當。



「誰幹的？」



「那個吊死鬼！媽的上次剁了他的三個手指剁錯了，就應該剁去他的腦袋，這個混蛋，老王他們都死了，嗚嗚」滿臉是血的男人哭了起來。



「秦麗…這裡不是妳的小縣城，我王特也不是妳眼中的那些良民。哭什麼，換窩，給我查查那個吊死鬼的地方。」





狂歡會





秦麗從小就在別人的白眼中長大，媽媽告訴她這很光榮，女人長大好看，有錢就可以了，於是每次秦麗被人欺負她媽都會拿錢找人打對方一頓，慢慢的秦麗身邊有了保鏢，只要她看的不順眼的就會被打。



記得上學的時候有個學習好的看不上她，還和她搶男朋友，最後被她找人群奸之後剝了皮，開膛餵了狗，還不是不了了之。



她是女的，又有高官做後盾，一路順風，很快從貴族學校進來個中專，然後畢業進了縣委，然後就成了副縣長。



她從來不去上班，她管的是計劃生育，可是她連計劃生育幾個字都不會寫，會寫的就是，做愛、同意、秦麗、靠、錢等幾個字吧。



後來認識了餘輝，就是別人說的吊死鬼，因為餘輝是個癮君子，而且高而瘦。她是讓餘輝下了春藥的，但是她卻喜歡餘輝。



餘輝知道這個丫頭有錢，又好看，所以床上對秦麗關照無比，於是兩人就走的很近。



因為她所在的縣城小，所以一直沒人敢惹她，餘輝更是狗仗人勢，也順風順水，想偏誰就騙誰，想弄誰就弄誰，普通百姓就不說了，就是一般的三流女星想來他們縣演出都要和他過夜，秦麗不吃醋，反而喜歡和別人玩三P。



可是沒想到餘輝剛和秦麗剛來到廈門就被王特剁去了三個手指。







一座高檔別墅裡







「那個叫王特的賤人跑了，真是跑的快。」



聽著手下的報告，秦麗生氣的說道，但是也沒在意，在她的縣城，連縣長都怕她，在廈門她覺得有木市長和她的高官老爸撐腰自然她覺得所有人都應該怕她了。



「沒想到，剛到廈門就發了一筆，按餘輝說的貨的量，至少值幾千萬，這個叫王特的女人果然是有錢，只是她跑了，要不在弄她兩次我不就是發了。」秦麗自言自語的說道。



「鈴鈴」電話響了。



「餘輝，什麼事。」



「沒，沒什麼，貨出手了，我在郊區給妳買了個你喜歡的歐版的別墅，帶溫泉的，1000多平，妳過來吧，我。。。我等妳。」



「媽的，一個破別墅有什麼激動，不過1000多平也很好，帶溫泉的？等我。」



聽著餘輝有些顫抖的聲音她沒在意，餘輝為了討好她經常跟她玩新花樣，雖然1000多平別墅在廈門也值很多錢，但是對她不算什麼。



秦麗帶了保鏢到了餘輝說的地方。



「這別墅確實不錯，比我現在的那個好多了，呵呵，這個鳥人還會辦點事，餘輝？開門。」秦麗進院子就開始喊道。



門沒關，秦麗和保鏢進了客廳，可是就在她想喊餘輝的時候。



「砰」門關上來。



一樣東西扔到了她的前邊



「啊」一聲驚叫，這是餘輝的腦袋。秦麗背地裡也害過不少人，但是人頭直接飛過來她還是嚇了一跳。



保鏢剛要掏槍卻被別人爆了頭。



兩個人上來控制住了秦麗



「妳…妳想怎麼樣？妳知道我是誰，做事最好小心點」看著走出來的王特，秦麗雖然害怕，但是畢竟是政府官員。



「啪啪啪」王特上去就是三個嘴巴。



「妳敢打我？！」



「啪啪啪…啪…」一臉七八個嘴巴，左右看攻，打的秦麗眼冒金星。



「別，別打了，別打了，妳們要多錢我給，不就是錢嘛。」



「啪啪啪」



「別打，別打，妳想怎麼樣？」



「脫衣服。」王特根本就不和她廢話。



「別打我脫就是。」秦麗被王特打的滿臉是血，嘴都腫了起來。



秦麗還沒在這麼多人面前脫過衣服，但是她也要脫，襯衫脫掉，裡邊是一件白色的胸衣，緊緊地承托著她的巨乳，嘴還在流血，流道她白色的胸衣上如同梅花一樣。



「胸罩脫掉」



胸衣啪脫掉了，兩個巨大的乳房一顫一顫的展現在眾人的面前，在王特的要求下秦麗又脫去了裙子和內褲，幾乎所有男的都嚥了下口水，別說這個秦麗的身材簡直了，沒得說。



「雙手拉住自己的耳朵，圍著客廳坐三圈蛙跳。」王特平靜的說道。



「我給妳錢給妳嗎？我有很多錢的。 」



「啪」王特一個嘴巴直接把秦麗打到在地。



「跳不跳。」



「跳，我跳。」秦麗摀住自己的耳朵，開始做蛙跳，兩個大奶子也隨著她的跳動不斷起伏，王特多圍著在大廳四周的人使了個眼神，為首的大漢抽取自己的褲帶，對著到了近前的秦麗就是三下，後背上馬上出現了，三條紅色的血印。



「啊！！！」秦麗吃痛慘叫的站了起來，王特早有準備上去對著秦麗平滑雪白的肚皮就是一腳，秦麗一下趴在地上就不能動彈了，一把刀子放在了她的肚皮上。



「聽著，跳三圈，聽說妳以前給別人開過膛，我不介意現在就剖開妳這個肚皮，跳去。」王特在秦麗的肚皮上比劃這，鋒利的刀尖劃出了一條淺淺的血痕。



「別，別，我跳，我跳。」秦麗自然知道人被活活開膛是什麼樣的慘狀，她開始繼續蛙跳，每走到一個人前邊都會挨上三皮帶，秦麗也會發出三聲慘叫。



當她跳到一個帶著傷的漢子前邊的時候，那漢子上去先是一腳踢翻秦麗，然後就是沒頭沒臉的一頓皮帶，別人都是皮帶頭在手中，這漢子是皮帶頭在前邊，幾下秦麗就暈了過去。



「打死妳個臭婊子，妳讓那個吊死鬼殺了老王，日妳娘的！！！」大漢邊打邊罵，還好王特和邊上人及時攔住。



大家用涼水弄醒，讓她休息會，可是這次沒跳到半圈，又是昏迷，王特讓她喝了點水，總算跳了一圈，第二圈開始王特沒讓大家拿腰帶抽，所有人開始向著這個副市長撒尿。



這可不比抽皮管差了多少，秦麗在慘叫中也暈了一次，最後還是滿身是尿的跳完一圈，王特總算讓人給她洗了洗，給她洗澡的也是兩個老爺們，自然不會少在她身上摸來摸去。



「王姐，這娘們晚上不會自殺吧，不如現在就開始算了。」一直跟著王特的一個保鏢說道。



「放心，這種人是最不可能自殺的，她還沒活夠呢。」王特笑笑說道。



「秦市長，早點休息，明天有好事。」王特看了下正在洗澡的秦麗說道，兩個給她洗澡的大漢自然是怕這個娘們跑了。



「明天能放我了，放心，我會把我大部分錢都給妳，也會在廈門保著妳的。」秦麗一挺立馬精神起來，心理卻想，花多少錢我也要出去，死婊子，看我出去不撥了妳的賤皮。



王特不置可否的笑了下，然後就離開了。



秦麗晚上住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裡，王特讓兩個大漢輪流看護，買了些上好的藥給秦麗上了傷口，又弄了好吃的給她吃，兩個大漢就是睡覺前各幹了秦麗一次，然後就輪流坐在床邊看護這秦麗。



第二天王特來看了下秦麗，說事情有變，讓她好好養傷，過幾天再說。



因為藥吃的也好，秦麗一週身上的傷就都好了。



這天一早，王特把秦麗又弄到了開始的大廳。



「秦副市長，妳要走了，妳這麼好的身材，就好好陪陪我這些兄弟吧，我這些兄弟可是沒和這麼大的領導幹過，兄弟們上。」



「王大姐，這多了點吧」秦麗看著上百號體壯如牛的自然害怕，可是王特已經坐到了椅子上，四個大漢早已經把秦麗弄到了一個大桌子上，四仰八叉的按在上上邊，一個男的脫了衣服，掏出已經硬了的肉棒，對著秦麗的嫩穴就是一挺。



「啊。」一聲淫叫。



「啪啪，啪啪。」



吟聲陣陣。



秦麗畢竟很久沒做愛，很快和大漢一起高潮了。



然後第二個，在第三的的時候又高潮了一次，秦麗巨乳幾乎被抓的變了形，大家不停的上，有的開始讓她口交，秦麗不得不配合，其實她心理也想過和上百個人幹，可自己畢竟是副市長，沒想到有了這個機會，她也想討好這些人讓自己快點離開這裡。



「這雞巴市長和普通娘們一樣啊，就是白點，嫩點唄，我操，叫的淫蕩點，要不我捏碎妳的奶子，我操。」



「啊，啊，用力，用力。」



「妳的屁眼不錯啊，屁股高一點，我就喜歡幹大白屁股娘們的屁眼，哈哈，外邊女人的屁眼都太鬆，妳的不錯。」



「賤女人，妳還市長，給我叫。」



「快給老子口交，舌頭，好好舔。」



「快給老子舔屁眼，舔蛋，好爽，妳他媽的舌頭真滑溜。」



一天時間，大家用不同方法弄著秦麗，也給她灌了點春藥，秦麗也很賣了，在太陽下山的時候。



「王姐，我可以走嗎？我出去好給妳弄錢。」秦麗期盼的看著王特。



「在住一晚上，明天一定送妳走，呵呵。」王特笑笑離開了。



秦麗很激動，畢竟這個女魔頭放了話，她好好洗了個澡，甜甜的睡了一覺，夢了還夢見自己親手給這個賤女人開了膛。



第二天有人給她拿了件帶著白沙的裙子，黑色的絲襪，秦麗也穿了上。



到了大廳，所有人都到了，大廳裡邊放著一個昨天的大桌子，桌子邊上放著一個大木盆，而邊上是一個戶外燒烤用的烤爐，還有一口大鍋。



「來，送秦市長上路。」王特說道。



「上路？！你要幹什麼，不，你不能這樣，我有很多錢的。 」



秦麗知道不對勁了，但是四個人又如昨天一樣把她四仰八叉的弄到了桌子上，一個人不知啊給她打了個什麼針。



「不，我是副市長！不，別殺我。」秦麗殺豬的叫。



一個人已經拿著一把牛角尖刀到了她的胯部，下邊兩個人用力把她的大腿張開，有人迅速的撕去秦麗的衣服，秦麗又變的白條條。



「真費勁，要死的人還穿什麼衣服。」拿刀子的人嘟囔道，用一個醫用的漲口鉗子伸進秦麗的陰道，慢慢的把陰道撐開。



秦麗感覺陰道一涼，知道什麼東西伸了進去，她有種莫名的恐慌。



「別殺我，求求你們了，我是市長，我是高幹，你們要怎麼幹我都行，我都讓你們幹了一天了，嗚嗚」秦麗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威信，她一直相信王特不敢怎麼樣她，自己上邊有那麼多關係，還有錢，王特報復下就算了。



可是…



「啊！！！！啊！！！我的逼啊！！！！」秦麗撕破喉嚨的尖叫，原來那人放下尖刀，又從身上拿出一把手術刀，開始慢慢的切秦麗的陰道壁，紅紅嫩嫩的陰道壁一切就被劃開，鮮紅的血液慢慢的流出來，流道地上。



秦麗痛苦的叫著，渾身顫抖，很快她的陰道壁和會陰分開了。



這時候的秦麗叫出的已經不是人聲了，血順著她的下身流道桌子上，又嘩嘩的流到了地上，可這一切不過是個開始罷了。



那人拿出一個男人陽具一樣的鐵東西，上邊滿是倒鉤，一下塞進了秦麗的陰道，倒鉤鉤住陰道壁，然後往外一拉！



一副完整的女性生殖器就被拉了出來，紅紅的，嫩嫩的，帶著淋漓的鮮血，秦麗身體一挺就暈了過去。



「她不會死了吧。 」王特問道。她還第一次見到這麼這麼折磨女人，甚至感到自己下身也痛，但是她不知道為什麼很討厭這個秦麗，總覺得她死的越慘自己才越痛快，這人可是她手下有名的會折磨人的人。



秦麗慢慢醒來，看著那人把自己的子宮切成小條放在卵巢一起帶著陰道放在爐上上邊烤。



王特也慢慢走到了她的近前。



「殺了我，給我個痛快求求妳。」秦麗痛苦的說道，她從進了這個門，被人抽皮帶，往身上尿尿，被上百個人幹，她都忍了，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出去，能從新過她市長的生活，可是現在她被剜了那裡，她只想快點死。



「說了會送妳上路，妳急什麼。」王特握住秦麗的巨乳，然後拿出一個長長鋼錐子，對著秦麗的乳頭慢慢的紮了下去。



「啊，操妳媽，王特，妳不得好死，啊！！！殺了我吧，求求妳了啊，啊！我的媽呀。」



在秦麗的慘叫聲中整個錐子從她的乳頭插進了秦麗的奶子，直到碰到肋骨才停下。



當插第二個乳房的時候秦麗又一次暈了過去了，但是馬上有被弄醒。



「殺了吧，求求你們，我是賤女人。殺了我。」秦麗徹底崩潰了，她現在最想的就是快點死去。



那拿尖刀的人把尖刀刀刃向上，刀尖對著她的陰毛上邊一點點，然後一下捅了進去。



「哦～」秦麗沒有慘叫，捅小肚子，比剜陰道，串奶子輕鬆多了。



秦麗心裡想著：要開膛了嗎？這下我應該快死了吧。



血流順著刀口流到她的肚皮上，那人把刀子向上抬一點，然後向著心口的方向推，刀子正好不傷及內臟還會慢慢切開肚皮。



就如同切豆腐一樣切開了秦麗的肚皮，發出吱吱的聲音，花花綠綠的腸子和黃色的脂肪一下展現在大家面前。



「哇這娘們的肚子裡好多肥腸啊」



「是啊，還有好多脂肪啊。」



大家七嘴八舌的說著，有的拿出相機要照相，被王特阻止了，她再膽大也不想這些人留下什麼這個明顯的證據。



秦麗只是輕輕的呻吟著，肚皮剖開她感覺到了陣陣涼氣進入自己的腹腔，四個大漢已經不按著她了。



開膛的先是摘下黃色的大網膜，放進大盆，然後切開秦麗的肛門，慢慢的把大腸拉出來，單獨切斷綁好切口，不讓糞便出來。



「啊，啊，好痛啊，王，王姐，妳，妳也是女人，妳就給我個痛快吧，好痛。」



秦麗很痛苦，腸子被拉扯的痛苦往往比穿刺切割更厲害百倍，但是肚子被剖開，看著自己肥頭頭的腸子被掏出來，自己居然不死，她殺過的三個和自己不對盤的女人，一個扒皮，另外兩個剖開肚子就鬼叫的死去了啊，自己為什麼？難道那個藥。



沒了腹壓，她叫不出來，只能啊啊的叫，滿嘴是血沫的懇求王特，可是王特開始拉她的小腸和胃。



「我還是第一次拿人的腸子呢，好滑啊。」王特也說道。



「我看看，我看看。」



「這是膀胱吧，裡邊全是尿，哈哈，這娘們尿真多。」



「啊，這是腰子。」



說著大家爭先恐後的過來看，過來摸，有人去把秦麗的內臟收拾乾淨，王特握住插在秦麗奶子上的錐子切下了兩個乳房。



秦麗痛暈過去，又自己醒來，已經沒人理會她。



有人開始剁下她的玉足。玉足很美，就如同雪白的小元寶，五個小腳趾痛苦的攏在一起，沒了血絲的玉足更是有一翻韻味。



大家傳看、欣賞著，有人砍下她的手，粉嫩小手自然的彎曲著，有的開始剁她豐滿的大腿。



秦麗的大腿筆直豐滿，白裡帶紅，襯托這那完美的大屁股更是讓無數男人流盡口水，現在砍了下來也是非常完美，就這樣秦麗被肢解了，連大屁股都被切了兩半扔進鍋裡。



大廳裡飄滿了肉香，秦麗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嚥了氣，那不甘的眼睛也被挖了出來烤了，舌頭被掏了出來，就連腦子也沒被放過。



最後這個最年期的副市長只剩下一堆白骨被人用粉碎機粉碎扔進了下水道。







1、女警







而這時候有兩個人已經急的兩眼發直，這一個是秦麗的母親，一個是秦麗的三姨家的妹妹加夏嬌，被秦麗安排在是區警察局做副局長。



秦麗失蹤一周多了，可是警察局那邊還是動作緩慢，一點訊息都沒有。很簡單，警察局在一次宴會上被秦麗罵過，現在自然不會賣力了。



更主要的是上邊，木市長話裡話外就讓市局長區局長少管這事，大家自然很高興的幹別的事去了。



可是夏嬌和秦麗的母親不一樣，一個是母女，一個還要靠著這表姐往上爬呢。



「二姨，二姨夫那邊還沒回信嗎？我讓人去查了，好像和一個販毒集團有關，可是局長那邊根本不管。」



「那死老頭子出國考察了，現在不知道在哪風流呢，電話打不通，也不知道我的孩子怎麼樣了！」



秦麗的母親叫秦琴，秦麗跟她媽姓，秦琴19歲就有了秦麗，現在38歲的她和30出頭一樣，別有一番成熟女人的味道。



「我明天去找找看，妳別著急三姨。」夏嬌說道。她剛畢業就被姐姐弄到了廈門，也算認識幾個人，有人放給她消息說秦麗可能被綁架在廈門邊上的一個叫三清村的地方。



「我也去，綁匪不就是要錢嗎，一定是這丫頭財迷不給人家錢，我去，我們給他們錢。」秦琴馬上說道。



夏嬌也同意阿姨的說法。



第二天夏嬌開著新買的路虎，帶著秦琴後背箱放著300萬現金就出發了，這是一個夏嬌很信任的人給她的信息，說綁架秦麗一方想和她們談談。



這是一個四周全是竹林的民舍，民舍很大，夏嬌和秦琴下了車，一個身材勻稱張的很標準的女孩坐在屋子前邊喝茶，後邊兩個大漢。



「來吧，坐下，喝茶。」這人自然是王特。



「少廢話，我姐呢，妳要多錢說話，我姐呢。」夏嬌直接走了過去把槍拿了出來對著王特說道。



「妳帶了多錢。」



「200萬。」



「哦，行，帶夠了就可以。」



王特淡淡的說道，然後猛地抓住夏嬌的槍，一轉搶到了手中，夏嬌怎麼見過這陣勢，秦琴也想掏槍，可是卻被大漢上前製住，這時候另外一個大漢也按住了夏嬌。



「妳想做什麼，我是來給妳送錢的，價錢好說。」秦琴比較冷靜的說道。



「沒什麼，斬草除根罷了，怪就怪妳們總是刨根問底。」王特說道，兩個大漢沒用吩咐把兩個女人帶到屋後。



「別別，我只是開車的，妳放過我吧，我就是個普通警察。」夏嬌顯然害怕了。



兩人反抗著被拖到後院，後院也是一片高大的竹林。





十多個男的在這裡。





「帶來了，王姐讓我們解決她們。」一個大漢說道。



「先幹了再說，哈哈這小的不用說，這大的是那個騷市長的老娘吧，像她姐似的果然有點韻味。」一個黑黑的男的邪邪的笑道。



「不，我是警察。」夏嬌哭道，可是被人一個嘴巴子打的眼冒金星，就只剩下哭了。



很快夏嬌被撕去了全身的警服，最後內衣也被撕掉，露出苗條的身段。



「粉木耳啊，哈哈，我先來。」



夏嬌下身一痛，就被破了身，然後就是痛苦的輪姦。



不一會又來了三十多人，大家歡快的幹著，夏嬌被幹暈幾次，秦琴自然也不會被放過，成熟女人的味道也深受好評。



這時候有個人弄來一個木墩。



「都幹完了吧，王姐說了，我上次立功了，老女人歸我，給我把她腦袋放在木墩上，我最喜歡看電視裡剁女人腦袋的片段了，今天老子親自剁。」那人又拿個大斧子說道。



「二…姨…你們別殺二姨，別殺我，我是警察。」夏嬌哭著說道。



「不用哭了小嬌，剁腦袋很快的，看樣子妳姐姐也死了，他們不會放了我們的。」秦琴平靜的說道，然後把脖子放到了木墩上。



「不愧能勾搭上北京的官哈，有點頭腦，伸脖子。」那人把斧子舉起，對著秦琴的脖子比劃一下，秦琴開始顫抖，她也很害怕。



「砰！」一顆成熟的美人頭飛了出去，血噴出老遠，這美人頭瞪著大大的眼睛，嘴巴微張，落到地上滿臉都是泥水和血水。



身體一挺，躺在了地上，手腳亂蹬一氣，碩大的乳房還一抖一抖的。



有人有把這身體放到木墩上，砰砰砰一會功夫就給秦琴肢解完畢，雪白的身體變成一塊一塊雪白的肉。



「這些夠我們那些藏獒吃一陣子了，這老娘們肉真多。」那人最後把秦琴的腸子也掏了出來放進一個袋子裡。



夏嬌早已經嚇得臉色發白，癱軟在地上。



「嘿嘿，小妹妹，不要怕啊，妳是我的，我們不玩剁腦袋。」一個瘦瘦的男子走到夏嬌面前摸著她的乳房說道。



「啊，哥哥，哥哥，你別殺我，讓我坐什麼都可以，我給你錢。」



「哈哈，不怕，來哥哥抱。」那瘦子說著把夏嬌抱了起來，然後順著個梯子上了這民宅的房頂。



「來幾個人幫忙，混蛋。」



「來嘍。」



夏嬌很害怕，不明白為什麼把自己抱上屋頂。



「給我個衣服穿好嗎？」夏嬌小心的問道。



「不用呵呵，一會我們玩個很爽的遊戲，我可是剛從網上學的。」瘦子說道。



來到房頂邊上一個小手臂粗的竹子前邊，竹子上邊已經被人砍去，露出斜斜的銳尖，邊上上的枝葉也被弄光。



「來扶住這個竹子」瘦子說道，然後抱著夏嬌分開雙腿把那個已經被幹的紅紅的小穴對準竹子的銳尖！



「不要啊！」夏嬌當然明白這些人要做什麼，奮力的掙扎著。



「來幫忙這妞好大力氣。」瘦子有些抱不住了，這時候夏嬌回過頭對著瘦子肩頭就是一口。



「哎呀，小娘們好狠。」瘦子吃痛把夏嬌扔到地上，但是馬上有幾個人上來把她按住。



「哈哈，瘦猴真是沒用。」大家笑著。



「媽的分開她的雙腿。」瘦子說著，拿出一個男人陽具一樣的東西，上邊滿身倒鉤，倒鉤上還有些血跡甚至還有點碎肉，這自然是勾出秦麗生殖器的東西，不知道怎麼被這瘦子要來。



瘦子拿了一條白布，用秦琴流道地上的血寫了「賤警花」幾個字綁在了陽具後邊，最後上了房子把陽具對著夏嬌的小穴。



「不要啊！！！我不是故意的，哥哥，別，啊！！！！！」陽具捅進小穴，鉤子鉤進肉肉中，血一下流了出來，夏嬌淒慘的叫著。



瘦子再次抱起夏嬌，這次是肛門對著那竹子的尖，也許是夏嬌只顧下陰的痛苦，也許是瘦子來了牛勁。



「噗哧！」



「啊！！！」



竹子尖直接插進了夏嬌的肛門，小小的肛門直接被撕開，直腸也被捅破，夏季發出鬼一樣的嚎叫。



她雙腿狂登，但是越掙扎竹子插的越深，那種絞碎肝腸的痛苦，讓夏嬌感覺如同下了地獄，血帶著黃色的東西順著竹子流道地上，竹子很快就穿過腹腔進入了胸腔，捅破了她的胃。



血染紅了那個布條，賤警花幾個字也慢慢模糊。



夏嬌的身體還在顫抖著，顯然還沒死，她感覺到這個硬硬的冰冷的東西插到了自己的心口了，她想嘔吐，但是卻不能，她好後悔為什麼自己不被剁腦袋。



「來，快把這小娘們穿透，我們晚上還要烤著吃呢。」瘦子說著拉著夏嬌的一條腿往下拉，也有人幫助他拉另外一條腿，夏嬌嬌媚的身軀慢慢的向下沉著。



夏嬌感覺嗓子一緊竹子尖穿過她的身體從她的嘴裡帶著鮮血和不知道哪裡的碎肉穿了出來！



大家砍了竹子把夏嬌穿著放在一堆篝火上，有人生了火慢慢烤了起來，夏嬌意識漸漸模糊，她知道有人提了她身上的毛，剜了自己的腸子，火好熱，身體起了泡，慢慢變成了金黃色。



王特手下也有會烤全羊的，弄了一些食料大家慢慢的烤起來，小刀慢慢片著噴香的肉，喝著啤酒，玩的不亦樂乎，最後夏嬌也跟姐姐一樣的命運，成為白骨粉被倒掉。



王特慢慢的吃著肉，很美味，做毒品買賣很危險，也許有一天慘死的就是自己了，她喝著啤酒，也許有一天自己也會被人分食吧。



王特又在廈門幹了一年，後來木市長被查下了台，換人後王特組織被查，她帶著兄弟回了哈爾濱。







故事結束了，因為沒時間，這個故事是答應「一個人走（永遠）」寫了很久，有時間會寫第二部，也是最後一遍的故事了，主角會自動獻身，呵呵，另外謝謝大家支持。



2012/02/03小墨






少女毒梟二（食人族日記）







作者：小墨



《冰戀書櫃》



王特殺了秦麗，事情好像沒發生一樣就這麼結束了，不就木市長下台，王特因為一個兄弟頂的黑鍋也沒有事，逃過一劫，她變賣了所有東西給大家分了後就到了北京。



這時候的她才23歲，居然做了是律師，可是不久王特卻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她在哪，去了哪裡，直到一個年輕的女記者從一個食人族帶回的一本帶血的日記本，很多人才知道了王特的下落。





7月7日晴

今天算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呂妍表妹來找我，這件事情我們已經商量了很久了，她是一個很內向的女孩，今年才18歲，花一樣的年齡，瘦瘦的，靜靜的，她說她喜歡看一些女孩子被殘殺甚至被吃的故事。



開始時候我還很震驚，後來我把殺秦麗的錄影給她看了，她居然很興奮，一個月前忽然和我說她要我殺了她，然後吃了她，真是個讓人震驚的小丫頭，她喜歡斬首。



我安慰了很久她居然很堅定的說一定要被人吃，不然就自殺在我面前，我居然也選擇了一個和她一樣瘋狂的想法，找個食人族，讓他們吃了我倆。



從我第一個男人死後我再沒找過男人，偶而會和看的上的兄弟快樂一下，但是沒有感覺。



殺秦麗的時候我也有種莫名的衝動，如果被開膛被殺的是自己，會是什麼樣子呢？





7月8日陰



坐了兩天的飛機我們終於到達了亞馬遜傳說中的食人族，這裡好熱，我們找了個導遊，問了食人族的方向我們就出發了。





7月11日晴

好熱的天，太陽把我和表妹曬得幾乎暈了過去，我們只穿了三點，身上雖然搽了防曬，但是也被曬的有些發黑。



我們還是沒找到食人族，這是一片很大的雨林。



「前邊沒路了表姐，我們是不是走錯了啊？」



「是吧，往回走吧。」我們剛想轉身，卻發現前邊好像有個草房。



「有人家？」不管怎麼說，先進去看看再說。



我和呂妍進了那間草房，沒人？



可是就在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我們身後卻站著一個大漢，只穿了一個樹葉做的短褲。



「你好，你知道食人族在哪嗎？」我用英語問道。



「你找食人族？」謝天謝地，他居然會說英語。



「是啊？在哪裡？」



那人看看我們倆。



「跟我來。」



一個隱蔽的峽谷，這就是傳說中的食人族嗎，一片不大熱帶雨林空地中是幾十間茅草屋，大漢帶我們到了中間最大的茅草屋。



「你們好，你們是想來買人肉的嗎？」一個老者走了出來問道。



「不，我們只是想來找個食人族，然後，然後讓你們按著我們的說法吃了我們。」我遲疑的說道，我可不想按他們的方法來坐。



「嗯，有意思，進來，說說你們的想法吧。」



我進入了酋長的草屋，讓我震驚的是裡邊居然有電腦，DV現代用品，酋長說這是有人要求錄影，他們就會錄，原來食人族生意這麼好，讓我很吃驚。



我們脫了鞋子，因為地上鋪地都是人皮！



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



「說說你們的想法吧，正好我們這很久沒有外人來了，來了也是拿著槍要買人肉的，呵呵。」老酋長笑著，遞給我和呂妍一人一塊風乾肉，他說是一個美國女孩的大腿肉，很好吃，果然很好吃，我們吃了。



「我想被砍頭，然後你們吃了我。」呂妍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說道，我也是一陣無語。



「好，正好我們這裡現在沒食物了，明天怎麼樣。」



「可以。」



晚上~~~~



「姐姐，明天我就要被殺了，真是興奮啊。」小妍趴在我懷裡小聲的說道。



「你不後悔嗎？」



「不，姐姐，你後悔了嗎？」



「我有什麼後悔，姐姐一定要吃小妍的小屁股。」



「嗯，好的姐姐。」



我們被安排在一個草屋裡，外邊還有人守夜，一夜無話。





7月9日晴



天氣真好



這是一條不大的小河邊。



這時候的小妍已經全身赤裸的跪在河邊，食人族人圍著小妍跳著不知道名的舞蹈，讓我也陪著跳。



大家叫著笑著，小妍也笑著，最後他們在小妍的臉上塗了點色料，大家都退後，我知道宰殺要開始了。



木盆，斧頭，木墩，都放到了小妍面前，小妍對我笑笑，一個男人拍拍小妍的小屁股示意她把頭放到木墩上。



「姐姐，我先走了！」小妍對我笑道，我對她點點頭。



小妍把自己纖細的脖子伸到木墩上，然後閉上眼睛。



「動手吧大哥哥。」



「碰！」斧子一些剁到她纖細的脖子上，一點阻力都沒有，腦袋就飛了出去，帶著那三千青絲，落到不遠的地上，小妍嘴巴微張，紅紅的小舌頭伸出，帶著點點血絲，眼睛居然微睜。



血哧哧的從她的脖子向外噴著，身體跳了一下，倒在地上，雙腿機械的蹬著，腹部一起一伏，好像想呼吸，但是呼吸不到，小胸脯也不停的起伏著，紅色的小奶頭還在顫抖，不就雙腿慢慢繃直，纖細的身體靜靜的躺在血泊之中，大家一陣歡呼，我哭了，不知道是傷心，還是高興。



一個人熟練的把小妍開了膛，花花綠綠的腸子進了木盆，有婦女拿到河邊去洗，然後又有人把剩下的身體剁成一塊一塊的。



一個大鐵鍋燒開了，小妍四肢和肉塊被放了進去，裡邊有一些我叫不上來名字的配料，居然還有香蕉。



一會香氣就出來了，小妍的子宮，膀胱之類被酋長吃了，我吃了一些大腿肉和一個腳掌，很好吃。



吃完後酋長說讓我調整幾天，小妍肉吃完再說。





7月15日晴



老天也開眼，這幾天居然沒下雨，我天天吃的飽飽的，在河邊裸體曬著日光浴，酋長說我是好食材，就是太白，略微黑點正好，因為常年在外打拼我的身體別一般女孩強壯一些，但是卻很美。



對著這個我還是很自信的。



今天是我最後的一天了，上午九點，我被帶到一個為我搭建的平台上，村裡人想過年一樣都出來了，一些小孩子好奇的看著我，說些我現在不懂的話。



酋長給我一個藥丸，說是快樂藥，會讓我更好吃，其實就是春藥，我吃了，一會身子就開始發熱，肥大的陰唇也開始出水了，很久沒和男人那個了，今天看樣要爽個夠了。



第一個上來的是接我們來的壯漢，把我按到地上，從來到村子第二天我就不穿衣服了，覺得這樣自然，這次也省了不少事，一個粗大的陰莖捅進了那裡，好爽，這傢伙的東西好大，他喘著粗氣幹著，我淫叫著，我看到下邊男的下邊都硬了，女的也開始手淫，我很高興自己有這麼大的魅力。



不一會大漢完事了，又一個上來了，一共10人，最後酋長居然也來了，干了我的菊花，真是。



「美麗的女神，我們要吃你的肉了。」



「動手吧，我等著呢。」我笑道。



巨漢拿來一個木盆，是裝小妍內臟的那個，上邊有暗紅色的血漬，一會我的腸子就會進這裡吧，真不知道被開膛會是什麼感覺，下邊的大鍋水已經開了，自己也會變成肉塊被燉了，呵呵，好期待啊。



有人拿出一個巨大的樹葉放到平台上，樹葉很大我都能躺下，大漢示意我上去，說他來處理我，這時候又有人拿來一個小盆，我不知道做什麼大漢讓我把脖子對著小盆，砍頭，我讓他們給我開膛的啊！



「先放血，放一半你身體的血，這樣肉才更好吃。」大漢說道。



「哦。」我把脖子伸到小盆邊上，大漢拿出一把匕首，匕首尖尖的，一看就很鋒利，對著我脖子上的大動脈，一挑。



「疼。」我輕輕叫了一聲。



血嘩嘩的流了出來，流進小木盆，鮮紅鮮紅的，還帶著血沫，就和過年殺豬的血是一樣的，大漢揉著我巨大的乳房，我享受的閉上眼睛，血大概流了小半盆，又上來四個男的示意我躺倒樹葉上。



就要開始了嗎？



我躺在那裡，大漢先是把我身上的毛剃光，然後把匕首的尖頂到我恥骨上邊一點點的平滑小腹上。



「我要開始了。」大漢說著，匕首一下紮了進去。



「啊！！！」我身子一縮，真是鑽心的劇痛，真是的說開始就開始，我平滑的小肚子啊，多少男人喜歡啊，就這麼被紮了個血窟窿，血順著小肚子就流了出來，流道綠色的樹葉上，大漢匕首刀刃向上，調整了下角度，然後慢慢的向上劃去！



「啊，不要啊，就這麼開膛啊！」我感覺陣陣涼氣進入肚子，驚叫到，大漢像沒聽到一樣，繼續干自己的事情，我的肚皮哧哧的就被挑來！



「啊！！！啊！！！！好痛！」我尖叫著，下邊的人卻歡呼著，我本能的想反抗，但是四個大漢壓住了我的四肢。



刀子劃開了我美麗的肚臍，一直剖到心口，血嘩嘩的染紅了我的身體，染紅了身下的樹葉，順著平台流道地上，好濃重的血腥味，和內臟氣息！



我喘著粗氣，渾身是汗，不能回頭了，真的好痛，比第一次幹那事痛多了，看過很多女人開膛，也殺過人，沒想到今天自己被開膛了，說實話真的很爽，很興奮，但是卻是也很痛。



當自己聽到刀子哧哧剖開自己的肚皮，親身感覺身體被切開，自己裡邊的東西被一堆人看到果然感覺不一樣。



「哦！」我吐出一口血，自己身體裡原來有這麼多血，我感覺到一個大手已經伸進我的身體，先拿出來的是大網膜，黃黃的全是脂肪，有絲絲還鏈接在我青色的大腸上，每每那鏈接被拉斷，我身子都會一陣抽搐，這真不是人能忍受的，如果不是吃了那春藥，我可能早就痛死過去。



開始拉動大腸了嗎。



我痛苦的呻吟著，但是大漢卻很興奮，其實我也興奮，只是陣陣劇痛讓我忍不住喊出來。



大漢不住的說我的大腸很好，很肥，腸子好長，姐姐的腸子自然是好了，腸子離開身體原來這樣的感覺，咕嚕咕嚕，我閉上眼睛，好像有人在自己的肚子裡攪動，只是慢慢肚子變空了，滑溜溜的大腸進了木盆。



「慢點好嗎？」我說道。



「好的」大漢慢手滿身是血，這是我的血啊。



「啊！！！我的肛門！！！」但是大腸還是掏空了，大漢居然把我的肛門旋了下來，好痛，刀子是點點的切的，感覺自己已經叫不出聲音了。



現在我可愛的菊花一定邊成了個血窟窿。



另外一個大漢居然有把手指伸進去，真是變態。



「換個樹葉。」殺我的大漢說道，有人抬起我，我現在身體軟軟的，沒有半點反抗，於是滿身鮮血被剖開肚子的我又被換到一個新的樹葉上，那個滿身鮮血的葉子被拿了下去，居然被撕碎放進大鍋裡，這也是調料嗎？



我感覺心口一痛，是胃嗎？一個葫蘆一樣血琳琳的胃被拿了下去，帶著小腸，也被放進木盆，慢慢的一盆，自己的小小的肚子，居然裝這麼多東西，有意思，肚子已經空了。



大漢癡迷的摸著我空空的腹部，在一堆脂肪中拿出了兩個紅紅的東西，腰子！帶著白色的粘結，那時鏈接在我身體上的東西，他去輕輕的用別收調斷鏈接，我能有些感覺，但是已經麻木了。



所有脂肪都被拿了出去，大漢開始撫摸我的子宮，不是撫摸，是擠壓，用力抓著。



「啊！！！」我無力的叫了一聲，表明我還活著，刀子慢慢切我的陰部了。



「啊，好爽，用力。」我不知道怎麼的有了莫名的快感，我能聽到，也能感受到自己的陰部被一點點切開，哧哧，刀子切開皮膚的聲音，好喜歡這聲音。



「這女人好有性慾。」

「肉一定好吃。」



我淫叫著，兩條大腿繃直，我覺得自己快高潮了，冰冷的刀子最後還是在我高潮的時候切掉了我的生殖器，紅紅的，大漢放到我眼前讓我看，自己的陰部真的很肥，子宮也好大，都說這樣的女人性慾強，真的啊，我見到自己的會陰上邊有一個痦子，有人說讓我點了，說這個短命，呵呵我才不信，我命我掌握。



大漢同事剃下我的膀胱，裡邊還有尿呢！



大漢抓住我的乳房。



「要剃我的奶子了？」大漢點點頭。



刀子紮了進去，有些痛，但是不是那種撕心裂肺的了，我眼見這刀子從我右邊奶子根部捅進去，這邊露出了刀尖，血出來了，但是不多，哧哧，奶子就這樣被剃掉了，然後是另外一個，就如同兩個排球，我很自豪自己的奶子這麼大。



不一會他們有開始剃掉我肚皮上的肉，我見到那肉進了鍋裡！



我的腳被人握住，刀子扎進腳腕，能感覺到，但是不痛了，刀子把腳筋調斷，切開周圍的肉皮，然後大漢用力一扭。



「好美的腳！」那人說道。



「卡吧！」我的美麗的小腳，只有36大小，就這麼被人弄掉了，上邊是白的的骨頭，還有腳筋。



有個人上來弄掉了我另外一個小腳。



大漢吻了下我的手，我知道手也不能保了，最後也被剁掉了。



酋長親自剁去了我的大腿，他用斧子剁的，我看見肉渣和骨頭渣都飛了出去，噴到他臉上，但是他很興奮，最後把我的四肢都剁掉了，腰剁開，屁股都剁成了兩瓣。



我聞道了鍋裡的肉香，這就是我的肉嗎？好想吃！



大漢把手伸進我的嘴直，抓住了我的小舌頭，我的舌頭被拉出很長，我知道他們要做什麼，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吧。



「刷」小小的紅舌掉了。



大漢居然直接吃了！！！



胸腔被打開了，肺、肝、都被挖了出來，我感覺自己越來越模糊，心臟被挖出的同時，有人剁掉了我的腦袋。





7月15日晴



我得到這個日子的日子，我是一個實習記者，美美，22歲，女孩，呵呵，我見到了日記的主人被宰殺，好興奮，她好漂亮，好性感，特別被宰的時候，我也幫她寫完了日記，她的屁股我吃了，好好吃，我吃了很多，她的腦子，也很好吃，吃啥補啥，我腦子不好，雖然胸也不小，但是我還是吃了些她的胸，再大點才好。



我不怕胖胖，我是那種怎麼吃也不胖的。



這個食人族我呆了三天，走的時候她們還把姐姐手臂做的肉乾給我一塊。



我說回家交待一下，我不就會回來，好期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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